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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越

向澤

一樣是在翻譯著越語作業的午後。我在線上中越字典、

越南當地的網路新聞、與待翻譯的中文文章幾個視窗裡切換

時，信箱跳出了前陣子申請的翻譯獎學金結果通知。

一直都覺得「翻譯」像是一個神祕而古老的解謎工程，

乍看整句越語原文句子，以為已經掌握了整句語義，直到開

始逐字翻譯後，才發現其中又暗藏了幾個陌生的詞彙如圖騰

般烙印在篇章裡。偶爾能持探燈對照，將詞彙對應到相對的

位置，但時而又因為文法語序的關係，須把整個句構的順序

挪來移去，或是思忖著某些較本地化或口語的詞彙，該如何

翻譯成越語？（像是「眉角」這種由閩南語衍生來的詞彙。）

這過程讓我感到充滿挑戰性。尤其繳交作業後到課堂

上，會發現每個人翻譯出來的內容都不盡相同，甚至挾帶了

個人主觀、語感的使用特色，就像來自各地的古文明學家，

都有對眼前這塊泥板各自的詮釋。因此即使翻譯的過程耗時

又疲憊，我仍持續努力著考察文物，將這些發生在我們此地

佳 作
周遭的新聞，以另一個語言的面貌，去讓其他也同在此地的新住

民、移工同樣能見證到這些，他們陌生的語言所記載的事件，以他

們能理解的語言出土。

看到自己的名字缺席在信件的錄取榜單時，不免替那陣子耗費

不少心力的過程感到遺憾。畢竟，除了事先已經花不少時間做資料

考察，了解與該篇越語文章相關的領域之外，為了確保無錯誤或疏

漏之處，還特地請越南朋友再替我審稿一遍，一一校正。

自己深知，在希望能透過翻譯，搭起文化橋樑的這條路上，我

自己還須翻越的，仍太多了。

應考大學的那段時期，唯有在習讀英文這個科目時，才感受不

到被考題指著鼻子拷問的壓力。但當時也從未預料到，未來的大學

四年會以「越南語」作為主要鑽研與學習的專業。

想起當時大一在兒童美語補習班打工時，被學生問起是讀什

麼科系。當下來不及思考太多便回答說：「英文系。」語畢，一陣

灼熱感立刻竄上臉頰，之後便無法再專注於課堂上，心不在焉地只

想趕緊上完那堂課。課後在洗手間看著自己脹紅，感到羞愧、自責

的臉，我在拍打在臉上的水花中思考著：「我為何要說這個謊？是

擔心學生回家跟父母說英文老師其實是學越南語，而有失自己的專

業？還是……」

我剛開始學越南語時，無法像其他同學，能夠自信地說我是學

法律的、我是學財政的。擔心自己無法招架，當我說出「哦！我主

修越南語。」的時候，對方會先沉默數秒，接著硬表現出驚喜與好

奇的反應。彷彿大家都在追求用最高科技、最新發明的平板電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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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寫筆記與繪圖時，我卻從書包拿出一本陳年的筆記本，用鉛筆在

上頭一筆一劃書寫。（寫錯還沒有一鍵恢復的按鈕。）

但漸漸地，當我學習越南語更長一段時間，也更了解越南這個

國家與民族之後，我意識到，若是連我自己都翻越不了這道藩籬，

不敢向旁人坦率地說出自己在學越南語，那我又有什麼資格要大家

拋開過往對東南亞國家那些舊有的刻板印象？為何別人能夠侃侃而

談在學日語、在學德語，我卻不敢說我學越南語？難道就因為越南

好像是比較落後的東南亞國家？

我對那個膽小的自己感到失望，也難以忍受事後羞愧與心虛的

感覺。在那之後，我才翻越了自己心中的藩籬，同時我也更能理解，

聽到我在學越南語會覺得很奇怪的人。也許是他們也尚未翻越，我

們觀念裡都存在的固守的籬笆。

那天看見弟弟在練習日文。「你現在在學日文？」我問道。

「嗯，高中多元選修課要學的。」「那該不會也有越南語課

吧？」

「有啊！但幾乎沒人想選那堂課，幾乎都是選不到別的課的人

才會去上的。」

即使臺灣的新住民人口數早已超越原住民人口數，成為臺灣的

第四大族群，當大家已經有意識地在破除社會上相對少數族群的刻

板印象時，仍有許多人認為他們就是來自落後的國度，而忽略了他

們是一個正在此地生根，將會是未來另一個多元的力量的族群。

對於許多臺灣人來說，越南即將完工的捷運，彷彿仍在隧道遙

遠的另一頭，尚未駛進他們的視野裡。

仍未翻越偏頗的國際視野，只重視所謂的「先進國家」，而非

平等看待世上所有角落的不同社會文化。學日語、學德語，彷彿自

己就該被擺在精品店。

即便有這麼多待我們去翻越的籬笆仍在路上，只要我們願意接

觸他們的語言或文化，不必真正掌握或學習，只需要粗淺地認識或

是了解，都可能將會是鬆動對一個族群誤解的鑰匙。

現在回想當初選擇學習越南語的理由，坦白說是有點功利取

向。一來覺得在臺灣學習日語、韓語的人才已經過度飽和；二來覺

得要是學習阿拉伯語、土耳其語，這些離臺灣較遙遠國家的語言，

感覺未來找工作的機會可能比較少。越南語不但在臺灣較少人「願

意」學習，畢業後的工作機會較不會這麼競爭，而越南又是一個與

我們日漸有更多連結與交流的國家。但是，現在堅持學習越南語的

動力，卻已經與這些無關。

我曾到越南體驗過兩個禮拜的短期交流，結識了當地同齡的大

學生學伴，也深深被當地的風俗民情、人文歷史與族群的友善與熱

情吸引。至今，那段回憶仍是一碗牛肉河粉中，最難被忽視的溫醇

湯頭，久久在記憶裡縈繞飄香。

在臺灣，我有幾位來自越南的朋友，他們不但自願擔任我們

語言課堂上的助教，還額外花許多時間與我們做口說練習，或是介

紹時下越南年輕人流行的音樂或電影給我們。我也觀察到一件事情

是：他們並不會因為覺得自己來自越南，而感到弱勢或次人一等。

在顧玉玲的《回家》一書中，她所如實描寫的幾位在臺灣的越

南移工，都曾因為自己的自卑感或是認為自己沒有講話的權利，而

遭受過非常不平等的待遇甚至侵犯。我慶幸的是，越來越多我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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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在臺灣的越南朋友，他們也開始嘗試翻越前人所不敢翻越的藩

籬，開始以身為在臺灣的越南人而感到驕傲，他們說：「因為臺灣

很好，在臺灣值得驕傲。」我給他們一個謝謝他們如此相信這片土

地的微笑，但我知道我們仍在等待，能一起翻越的那天。

現在學習越南語，最大的動力已經是因為我打從心底喜歡他們

的語言、文化、族群、風情等。我也是因為拿著語言這把鑰匙，解

開了原本只是出於未來工作機會與競爭力而學習越語的鎖。我正翻

越著。就算每次與越南人講越語時，還是會感到自己的舌頭像吸了

不多水的抹布，開口都像在吃力擰著舌頭，硬擠出幾滴詞彙，好一

點才擰出整句句子。但再小步，我仍會不停歇地繼續向前翻越著。

我在一場臺灣越南相關組織的成立晚會上擔任主持人，並意外

結識了一位在臺灣拍攝影片推廣越南文化、打破臺灣對越南刻板印

象的影片創作者，她也是在臺灣的新住民。在今年年初，她因為要

拍攝一部推廣臺灣觀光到越南的旅遊影片，找我以「學習越南語的

臺灣人」身分，與她一起拍攝影片。全程以越南語介紹臺灣的美食

與景點。她告訴我說：「相信越南朋友看到臺灣人竟然也在學越南

語，會講越南語，用越南語帶他們認識臺灣，一定都會非常高興、

感動與驚喜。」

即使尚未翻越的人，聽到我學越語後會懷疑我怎麼還在使用掀

蓋式手機，而不購買最新型號的折疊機？會跟我說那你畢業後要去

「管外勞」嗎？會無來由地替我緊張，跟我說娶越南新娘不好，鄰

居會說話，隔壁那個誰家的越南新娘拿了錢就落跑。

但我深信，只要我們仍有人向前翻越著，越來越後退的路，也

會讓後頭的人迎頭趕上而翻越的。我之前一直能從我媽的語氣、肢

體語言中，察覺她對住在我們樓上的越籍移工的態度不是很友善。

但在我開始學習越南語之後，我發現她漸漸改掉這些不友善的舉

動，並開始會主動問起關於我學越語、或越南那邊的事。

突然想起她那天說，一樓門口的「隨手關門」跟樓梯間滅火器

的標示都只有中文，樓上他們應該看不懂吧，你待會寫一寫越南語

版本的，我再拿去貼。

「看什麼啦？人家來住這邊也是很辛苦。」媽說。

我撇過頭收起微微竄出水氣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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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澤

得獎感言

一九九九年生。現就讀於國立政治大學，雙主修東南亞語系

與地政學系。習慣將幽微的思緒摺進詩裡，偶用散文拓印生活的輪

廓。也許我的作品都不是一鳴驚人的浪花，但願它只是海面底下的

暗流，能夠輕擊你我深藏心底處的那塊軟肋，只要一個靈魂因此而

震顫，我的書寫便完成意義，我也因此有繼續寫下去的動力。

曾獲吳濁流文學獎、新北文學獎、政大道南文學獎等。作品曾

發表於聯合副刊、幼獅文藝 youth show 等。

很感謝新北文學獎連兩年的肯定。去年在新住民文學創作組得

到優等的文章叫〈銓〉，描述的是我與跨國銜轉生（新住民第二代）

之間互動的故事，其中部分篇幅提及了我學習越南語的經驗。而今

年，我用〈翻越〉這篇散文，好好的梳理與總結了在大學四年學習

越南語的心路歷程。〈翻越〉除了指翻譯越南語，同時也指我們臺

灣人對於新住民議題還有許多仍要翻越的藩籬。

希望這篇散文能夠喚起更多人關注在臺灣的新住民，一同翻越

我們固守的刻板印象。

個人簡介

短評 房慧真

學習語言一般都從功利性實用性（經商、求學）的角度出發，

〈翻越〉以此為出發點，翻越語言學習的觀念、成見、刻板印象，

從不敢明言學東南亞語言，到深入認識越南朋友、文化深度交流，

文章層層轉化，鋪陳出細緻的紋理。文化刻板印象是個老議題，以

自身語言學習的歷程切入，亦避免了樣板式的說教方式。


